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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作品的生态哲学思想 

吴伟萍 

(漳州师范学院外文系，福建漳州，363000) 

摘要：亨利∙大卫∙梭罗是生态主义文学的先驱。在自然生态方面，梭罗批判了西方文明中人与自然对立的宇宙观， 

提出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自然生态思想；在社会生态方面，梭罗批判了文明的发展导致 

物欲膨胀而心灵荒芜，提倡节制物欲、理性生活，提出文明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生态思想；在精神生态方面， 

梭罗强调人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及不断地完善自我，努力追求真理的重要性，并指出回归自然是人类走 

出精神困境，重建诗意栖居地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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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不仅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自然阐释作家， 

同时也是一位关注社会和人类的精神生态建构的哲学 

家。梭罗的生态思想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在 20 
世纪环境运动兴起之后，梭罗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 

想被赋予了更丰富的生态意义，成了环境伦理的象征 

和标志。尽管他没有直接提出一套系统的关于人与自 

然的道德关系的生态伦理学，但他作品中丰富的生态 

思想，对现代环境运动和人文精神重塑的影响力是多 

方面的。他对自然的热爱，对自然的精神意义和审美 

意义的强调，对他所处时代一味追求物质的享受和财 

富的占有而忽略了道德的完善和个人修养的提高的批 

判，以及人与人之间因生存的竞争而最终导致人精神 

层面异化的洞察。作为美国浪漫主义文学时期最伟大 

的生态思想家，他不仅认为其他物种也有与人同样的 

生存权利，而且还突出强调了人类应当尊重自然、回 

归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他看来，这种文明伦理 

不仅能够拯救自然，还能拯救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 

人的发展不是越来越多地占有财富，而是精神生活的 

充实和丰富，是人格的提升，是在与自然越来越和谐 

相处的同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 

和谐。 他作品中深邃的哲学思想分别涉及了自然生态、 

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一 

个有机的整体，它们皆在当今的环境生态思潮中得到 

了体现和推崇，无疑为现代生态理论的系统建构提供 

了独特的灵感和支持。 

一、自然生态观 

梭罗曾经舍弃了尘世的繁华，只身来到无人居住 

的瓦尔登湖畔的山林中，过着长达  26 个月的独居生 

活。梭罗说：“我也跟大多数人一样喜爱交际……我本 

性并非隐士。” [1](132) 可见， 梭罗并不是一个隐者，而 

是以一个思考人生更高境界的哲学家的姿态来避居山 

林的。他以饱满的热情去享受孤独、品位自然、思考 

人生，成就了传世之作《瓦尔登湖》(Walden)，书中 

凝聚了他极为深邃的生态智慧和非常深远的人文关 

怀。梭罗生活在 19世纪中叶， 当时美国正处在以牺牲 

自然生态系统为代价的经济跃进时期，征服自然，改 

造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颇为流行，对自然的征 

服、利用、控制改变了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人类与 

自然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自然的亲密 

接触使梭罗有了感受和解读大自然的机会，他对自然 

的爱与眼光不仅与众不同，而且比同代人站得高看得 

远。在“真实”的基础上，梭罗似乎还能看到自然背后 

的真相， 他深刻地认识到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活的整体， 

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二者的关系应该是一个 

统一和谐的整体。 

在《论散步》一文中，梭罗写道：“我要把人看作 

大自然的居民，甚至大自然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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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水、一块水晶、一个瞬时，都同整体相联，都分 

有整体的完美。每一个颗粒都是一个小宇宙，都忠实 

地表现了世界的相似性。” [3](60)  梭罗认为自然之美本 

于生命，源于生命精神之灌注，正因为万物生命的存 

在， 自然才是美的， 而且“世上没有一物是无机的。 …… 

大地是活生生的诗歌， 像一株树的树叶，它先于花朵， 

先于果实——不是一个化石的地球，而是一个活生生 

的地球；和它一比较，一切动植物的生命都不过是寄 

生在这个伟大的中心生命上”。 [1](285) 所以梭罗笔下的 

自然万物有着自己的灵魂和人格，梭罗据此来创造他 

心目中的世界。鸟兽是他的邻居，蚂蚁的厮斗是两个 

帝国的交战，潜水鸟的“狂笑”透着足智多谋，枭的号 

叫是瓦尔登的方言，狐狸会唱小夜曲，就连瓦尔登湖 

上的冰裂，也是冰块的咳嗽声。无论是日出月落、风 

起云涌、雨雪雷电，还是树木花草，走兽虫鱼等，无 

一不充满活力，富有生机。 

梭罗同时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关系。人与自然 

万物有着本原意义上的生命关联，整个物质世界是彼 

此相通的有机整体，梭罗在日记中写到：“我心目中的 

地球不是一种麻木的惰性的物质，它是一个实体，它 

有精神，是有机的和在其精神的影响下发生变化的， 

并且，在我身上无论如何都存在着那种精神的微 

粒。” [4](106) 在梭罗看来，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最完美 

的人就是适应大自然的人，要想宁静而成功地生活， 

就必须和宇宙合而为一。他写道：“自然与人类是多么 

完美的协调，因此他在它那里找到了家园。……如果 

有人为了正当的原因悲痛，那大自然也会受到感动， 

太阳黯淡了，风像活人一样悲叹，云端里落下泪雨， 

树木到仲夏脱下叶子，披上丧服。难道我不该与土地 

息息相通吗？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绿叶和青菜的泥土 

吗？” [1](129) 而且，他还认为自然和人类在身体和精神 

方面是相通的，人在与自然的交融中可以得到身心的 

健康，在任何大自然的事物中， 都能找出最甜蜜温柔、 

最天真和鼓舞人的伴侣，即便是对愤世嫉俗的人和最 

忧郁的人也是一样。梭罗在大自然里以奇异的姿态自 

由来去，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他在自然中身体力行地 

实践着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陶醉 

于“天人合一”之境地。 

人类作为自然整体中的一部分，应该如何认识自 

身的位置，如何对待自身以外的其他自然万物的存在 

呢？中国道家思想提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之 

说， [5](420) 说明从万物之间各自的性质、形态、功能的 

有无的相对意义上来看，其差别是相对的。这些差异 

不能体现事物的贵贱或价值大小，也不能成为否定一 

物独特价值的理由。大至展翅万里的鲲鹏，小到蝼蛄、 

朝菌，形体虽各有大小，生命虽各有长短，却都有其 

存在的价值。所谓“有用”与“无用”，完全是人为的主 

观划分，自然界绝不存在无用之物。人类同其他物种 

一样，只是大自然整体中普通的一员，二者之间既不 

存在位置的高低，更不存在本质的差别，万物都是平 

等的。同样，梭罗质问人类“又有什么权利拔除狗尾草 

之类的植物，毁坏它们自古以来的百草园呢”。 [1](145) 

说明他也反对以人自己的主观之需来判定万物之有用 

与否，这同中国的道家思想是一致的。显然，他把自 

己看作是大自然中普通的一员， 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 

有的是对天地万物的关心和友爱。同时, 他写到：“难 

道禽兽不是跟人类一样，也存在一种文明吗？” [1](254) 

梭罗尊重各种生命形式，平等对待自然万物的情怀可 

见一斑。 

海德格尔说过： “人与自然相处的最高境界是人在 

大地上的诗意的栖居。 ” [6](319) 他认为，“栖居”既是人类 

在大地上生存的方式，又是人类生存的真正目的和归 

宿。 随着人类各种欲望的膨胀和对自然的入侵与掠 

夺。人类理性的力量已经征服了我们居住的星球，从 

天空到海洋无不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芒”，但人类曾 

经的“诗意栖居地”却惨遭了破坏。所以，如何合理适 

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这个问题已突显出来。对此， 

梭罗大力反对肆意地占有掠夺自然。他指出自然界里 

的一切存在都是有其自身规律的，反对人们仅把目光 

投注到自然的经济和实用的价值，在《缅因森林》中 

他写到： “很奇怪几乎没有过什么人来到森林里看松树 

是怎么生活、生长、发芽的，怎样将其常青的手臂升 

向光明，——看看它完美的成功。但是大部分人都只 

是满足于看到松树变成宽大的板，运到市场上，并认 

为那才是成功！松树和人一样都是成材。做成板，建 

成房子都不是其真正的最高的用途，而人的真正用途 

也不是要被砍死做成肥料。有一种更高的法则影响我 

们与松树的关系，也影响我们与人的关系。” [7](761) 梭 

罗对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的见解正如戴维∙佩珀所言： 
“当人类砍倒天然林中的第一棵大树时， 文明就宣告开 

始了；当人类砍倒最后一棵大树时，文明便宣告结束 

了。” [8](94) 19 世纪的美国正处于热衷征服自然。面对 

人们肆意破坏自然生态，只顾自己利益的做法，梭罗 

作为一位具有生态责任感的先验作家，始终怀着一种 

对自然的悲悯情怀和强烈的生命忧患意识，在《森林 

树木的演替》和《种子的传播》这两篇文章中，他强 

烈呼吁人们采取一种自然化的森林管理模式，维护自 

然的生态体系，而不是仅仅考虑人的经济利益。梭罗 

正是看到了大自然的累累伤痕，他才忍不住大声呼喊 

来警醒人们，告诫不要“非到我们失去了这个世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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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们才开始发现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处境，并 

且认识了我们的联系之无穷的界限”。 [1](160) 

二、社会生态观 

梭罗明确指出现代工业的发展改善了人的物质生 

活，却不能改善人的精神生活，他对一味追逐物质财 

富，欲望泛滥的生存状态感到厌烦和荒谬，不无讽刺 

地说道，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农夫都认为他应该拥有与 

他相邻的所有的土地，很多人本末倒置，一味崇尚物 

质生活，最终成为物质的奴隶。一旦人成为物质的奴 

隶，道德的完善和个人修养的提高就只能纸上谈兵、 

流于形式。梭罗一语中的指出了人该如何在物质与精 

神中进行取舍的道理。其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犹 

如处于天平两端的砝码，当人们牺牲精神的享受去追 

求物质生活的时候，必然导致人的心灵的荒芜。这也 

是为什么文明人在享受物质上的富有时反感到自己可 

怜的原因，这正如古茨塔夫所说：“人能忍受身体的饥 

饿感，却不能够忍受生命的无意义感。” [9](58) 因为与物 

质的匮乏相比，人类往往更难以忍受精神的荒芜。梭 

罗写到：“我看见年轻的人，我的邻居，不幸是他们生 

下来就继承了田地、庐舍、谷仓、牛羊和农具；得到 

他们倒是容易，要摆脱他们的束缚却困难得多。” [10](2) 

创造文明可谓容易，但摆脱文明何等地困难。无论是 

一生下来就“享受着  60 英亩田地供养”的贵族，还是 
“命里注定了只能在尘土中啄食”的更多的穷人，他们 

一生下来就变成了文明的奴隶， 他们“在生命的重负之 

下，几乎要窒息了”，他们“在命运里爬动”，为着那些 

大谷仓、牛圈、上百英亩的土地和牧场，或者单纯为 

着自己那“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 而卑微地挣扎着， 
“拼命干活”。一种似是而非的命运支配着人，人就“在 

这个错误中盲目的生存”，他们得过且过，他们躺在财 

富上津津乐道， 他们自以为是世间的主宰而沾沾自喜。 

梭罗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于穷困的人、对于黑奴悲惨命 

运的控诉。“我很惊讶，是什么让我们如此轻率，竟然 

从外国贩卖黑奴，实行罪恶昭彰的奴役制度。有那么 

多暴虐奴隶主， 无情地奴役着南方和北方的奴隶。 …… 

你们自己做起奴隶的监守人来狠辣得更是有过之而无 

不及。谈什么人的神圣!” [10](5) 梭罗拒绝向政府纳税正 

是出于对这种罪恶制度的强烈抗议，在那充斥着丑恶 

行径的社会，在他正直善良的眼里，认为没有什么先 

进和文明。人只是为了物欲而生活，生活在自己营造 

的罪恶里，何谈神圣！ 

在梭罗的时代，随着技术进步，美国的工业文明 

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开始 

走出农场的小屋，迈向城市的高楼。但机械化和大规 

模的毁林开荒也使自然环境遭到巨大破坏，绿油油的 

土地上筑起了大片的工厂，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都 

因为工厂的扩张而变得丑陋不堪。梭罗对此类破坏自 

然的工业文明和扭曲自然、违背自然规律的科学技术 

一贯持批评态度。 他悲哀地看到“当我们考虑人生的主 

要目的是什么，什么是生活的真正需要，什么是生活 

的手段时，看来人们似乎是故意选择了同一的生活方 

式”。 [10](5) 梭罗认为我们“虽然生活在表面文明的社会 

中，若能过上一种原始的或者开荒的生活，还是有益 

处的”，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生活所需的大概 

必需品是什么， 及如何才能得到这些必需品……”， “对 

许多人来说，……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那就是食物。” 
在讨论了所谓的必需品之后，梭罗大胆地表达了自己 

的观点， 认为“大部分的奢侈品， 以及所谓生活的舒适， 

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 [10](10) 这 

对于当时崇拜金钱和享乐主义的人们来说，不能不说 

是离经叛道之言。但这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最明智的 

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中国、印度、 

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一种类型的人物，外部生 

活比谁都穷，内心生活却比谁都富有”。 [10](10) 梭罗主 

张一种恬淡简朴的平常生活，心灵永远保持一份自然 

宁静。因此，他写道：“大多数人，……仅仅因为无知 

和错误，满载着虚构的忧虑，忙不完的粗活，却不能 

采集生命的美果。操劳过度，使他们的手指粗笨了， 

颤抖得又太厉害，不适用于采集了。” [1](4) 人们为了生 

计和更好的生活而奔波的同时已忘记了生命的意义。 

对于人类这种沉重而可悲的生存状态，他提出质疑： 
“诸君生活在这个人世之间，度过了什么样的生活哪； 

你们生活的如此糟糕是否必要呢；这种生活是否还能 

改善改善呢？” [1](2) 而改善的途径在他看来就是回归俭 

朴，回归到一种物质俭朴而精神却无比富足的真正意 

义上的生活。而为了寻求真正的生活意义，梭罗独自 

一人来到瓦尔登湖畔， 住进自己亲手建造的林中小屋， 

去除物质累赘，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只有一点点，他辛 

勤劳作一个半月，就可以逍遥自在地过一年，回归到 

最简单最纯朴最自由的生活方式，可谓是“饭疏食饮 

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11](136) 以他的实践 

证明了人可以过一种外在简朴而内心富有的生活。他 

一再强调“我确信，既出于信仰也出于经验，倘若我们 

今后生活得俭朴，生活得明智，在这个地球上养活自 

己并不是什么累人的事情，而是一种消遣”。 [10](55) 梭 

罗在瓦尔登湖畔隐居共 2 年零 2 个月。当时一些人认 

为他怪僻，连他尊敬的师友爱默生也不例外，很少有 

人认识到梭罗是为实践自己的超验主义思想而来。他 

在《瓦尔登湖》中不止一次地谈到，现代社会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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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着一种“非人生活”。火车、电报这些现代工具，破 

坏了人们和谐的生活节奏， 也破坏了人与自然的联系。 

他要以自己林中野居，席地幕天的生活方式，独辟蹊 

径，向人们说明应该如何生活，让人们重新估价各种 

社会生活的价值，使自己从紧张的生活中解放出来， 

重新获得精神自由，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从自然中得 

到最大的享受。他说过，他爱野性，不亚于他爱善良。 

他在自然中看到的一切似乎都有思想，每时每刻都在 

给他以启示，并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 

三、精神生态观 

20世纪以来，由于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 

的恶化，再加上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使人的生存 

发展条件受限，最终导致了人精神层面的异化。人们 

日益感到紧张与压抑，人的能动性丧失，人的个性无 

法发展甚至向畸形方向发展，个体与社会、自然发展 

的矛盾不断激化。梭罗意识到文明社会下人类精神的 

空虚和内心的孤独，沉迷于物质追求中的人们却吝啬 

于时间和精力来进行心灵的沟通。他写道：“劳动的 

人，一天又一天，找不到空闲来使得自己真正地完整 

无损，他无法保持人与人之间最勇毅的关系。” [1](6) 梭 

罗强调人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为此人要不 

断地完善自我，努力追求真理。在《瓦尔登湖》中他 

曾引用孔子的话来表明自己非常重视独立精神世界的 

重要性：“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1](136) 

在瓦尔登湖，梭罗常常坐在阳光下的门前，坐在树木 

中间，从日出坐到正午甚至黄昏，在静谧中沉思，使 

有限的生命得到无限延伸，他写到：“这样做不是从我 

的生命中减去了时间，而是在我通常的时间里增添了 

许多。” [1](104) 瓦尔登湖的春夏秋冬不仅给他带来美丽 

的视觉享受，也使他沉浸于神秘的遐想之中，从奥秘 

的大自然中读懂了生活的本真。他的思考至今还带有 

野草的芬芳，从而使人们感悟到生命流动的美妙—— 
生命不是对物质的无限的欲望， 生命和日月星辰同在， 

与大自然共同呼吸。难怪梭罗能极其愉快地说：“每一 

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使得我的生活跟大自然 

自己同样地简单，也许我可以说，同样地纯洁无 

瑕。” [1](83) 以及，“我只静静地微笑，笑我自己幸福无 

涯。” [1](105) 梭罗以他的实践证明他达到了精神与物质 

和谐的生活状态。 

如果说简单生活可以理解为梭罗到达自由王国的 

物质准备的话，那么自然以及与自然的亲密接触融合 

则为“安然坐下，驰骋在精神世界的领域之中”。在瓦 

尔登湖畔居住的两年，梭罗一直在读书，面对蜿蜒的 

林间小路，面对清澈的湖水，相信他每天都在解读大 

自然，每天都在阅读山间的晨昏和四季的轮回，每天 

都在倾听山林和水波的声响，自由地探索自己的思想 

和灵魂。自然给予了他精神的慰藉，更成了梭罗突破 

人生空虚无聊的帮手， 赋予了他生命的意义，《瓦尔登 

湖》之作阐明了一个道理：自然界充满生机，是生命 

之源，也是人类的精神之源。他写道：“如果我们要用 

真正印第安式的、植物的、磁性的，或天然的方式来 

恢复人类的天性，那首先就让我们自己像自然界那样 

朴素和健康，放松紧锁的双眉，让每一缕生命之光照 

耀全身。” [7](432) 梭罗把瓦尔登湖比作林中隐士，生活 

得克制而又简朴，获得令人惊叹的纯洁。他赞扬怀特 

湖和瓦尔登湖无比纯洁， 与市场无关， 与污秽无缘， “比 

起我们的生活不知要美丽多少，比起我们的性格来不 

知要透明多少。” [7](546) 由此我们看到梭罗达到了物我 

两忘的境界，实质上这是一种回归自然、天人合一的 

和谐相融的境界，也是现代人寻归精神家园的必经之 

路。正如美国生态文学家约翰∙缪尔所说，“人走在大 

自然的荒野中就可以‘获得新生、重新开始’。” [12](245) 

梭罗的作品丰富的生态智慧， 即自然万物平等观、 

对物质需求的轻视、对精神完满的重视、对回归自然 

的提倡等，为启蒙人类的生态意识点燃了一盏明亮的 

灯。这些想法在当时看来是天方夜谭的，但随着时间 

的流逝，这些思想已逐渐被世人所接受。正如徐恒醇 

所指出的：“从梭罗开始，人们进入了一种从精神上与 

自然交融和渗透的境界。”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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